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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波

儋阳楼落成在即。时值九九重阳，
携友欣然登楼。信步云天，心旷神怡。
遥望松林岭，苍山横黛，薄雾缭绕；俯视
云月湖，烟波浩淼，碎金万点。身处如此
良辰美景，不禁怀古而思今：儋州虽地处
孤岛蛮荒，盖天钟秀于是，东坡遗风，白衣
传道，自古弦歌不辍，人才辈出；而今新建
儋阳楼，增添人文胜景，赓续文化薪火，实
为西部中心城市文化建设之幸事。堪称
古有载酒堂，今有儋阳楼。应张琦先生之
嘱，不顾笔拙，撰成二联，以贺落成之喜。

■ 吴清雄

冬去海喧晤旧友，杯酒之际，感世事
洞明；春来山暖读华章，片言之间，晓人
情练达。时逢儋阳楼起，风云千里；又有
佳对作证，流布万方。应嘱提笔，岂不快
然？

儋州自古人文鼎盛。伏波将军扬澜
跨海，饮马于斯，武功伟烈，开琼州郡县
治理之先河；东坡居士流寓结庐，开坛之
后，文风蔚然，乘海南诗书耕读之遗风。
而后人杰地灵，传袭至今；待到面朝大
海，丝路花开。

旧时面海开埠，滚滚英雄凭风而
立。今日依山垒土，巍巍高台顺势而
为。层台耸翠，飞阁流丹。明合五行，暗
对七星。寓于政通而国泰，望焉老乡尽
小康。是时也，凭栏则瞰云月之烟霞，泛
舟则观山巅之楼色。登高则思先贤之悠
悠，举酒但见后彦之苒苒。感念于青史
几行名姓，流连于胜地百尺高阁。自适

于平湖烟雨楼台，燕聚于盛世中国精
神。今时今势，心逐浪高。

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多少
人曾有匡济天下之志，当得上等愿、中等
缘、下等福，到头来才知修齐本我之德，
无非高处立、平处往、宽处行。故而情满
之时不登山，意溢之后莫观海。海阔处
自有百舸争流千帆竞渡，风平时但得一
鉴方塘几许稻香。目光放远，则沧海成
一粟，纵然伟烈丰功，不过历史长河一掬
细碎浪花，故而万事苍茫：眼界拓宽，则
芥子如须弥，哪怕绵薄心力，也是雄关漫
道几声铿锵脚步，因之人心振奋。

天之涯，海之南，心之切，行之远。
高风之会，偶得今时春风大雅：流水之
期，遥想千古秋水文章。子曰诗云，玉成
中华之文情，大而化之，循而行之；缆放
楫奋，竞逐丝路之机遇，鼓而进之，慨而
慷之。登台凌云，有感于斯。这正是：

儋阳楼上聚风云，一片海波一片心。
载酒堂前酹往客，山河壮丽有来人。

西沙，遇见海南渔人
■ 王卓森

西沙早晨清亮的海水，倒映着一些忙碌的身影，
他们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满口腥鲜的海南话。

在永兴岛一片椰子树、枇杷树、麻风桐树共生的
林子中，雪藏着中国最南的村委会之一：永兴村委
会。永兴驻岛渔民现有三十几户近两百口人，姓黄
的渔民占大多数，多来自海南文昌，另外有姓郑的渔
民，来自海南万宁。他们集中住在居委会管辖的两
个村中：南村与北村。所谓村，其实是由一间间木板
房组成，渔民因地制宜，平整了地面，砌起了薄墙，顶
上钉起木板覆上了油毡，从海南岛带来了女人、狗
和鸡鸭，他们的儿子长大如果不再想读书，也跟着
来了。渔村就是这样渐渐成型的。渔民们几乎一
年到头都在永兴岛做海，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了，
只有在传统的节日才回一趟海南岛上的老家。过
年的时候，渔民都离岛回老家了，但村委会干部会
留守岛上过年，他们一边参与海岛的节日活动，一
边看护村里各家的财产，一边喝酒和打麻将。我与
村委会干部老黄聊开了，他眯起被阳光刺来的眼
睛，手指间夹着香烟，侃侃而谈，毫无顾忌，晒他们
的收入，曝他们鸡零狗碎的家事。我比较感兴趣他
们的闲暇时光如何打发，我问是不是经常逛岛，老
黄回答得很诙谐：岛就个卵子大，几张熟脸在伸手
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都能认得，逛啥呢，不如躺在树
底的吊网上“唠旧台”。他们唠的“旧台”还很远很
热门，朝鲜话题，黄岩岛问题，甚至把权力关进笼子
里的话题，都进入他们海唠的范畴。唠累了，就在
吊网上睡一会，唠饿了，就回家吃饭。老黄他们的
海岛日子就是这样，有点悠然，有点单调，有点牵挂
着岛外的远方的活色生香。

永兴村家家户户的男人天还没亮透就踏浪出海
了，有时天断黑了还没回来，害得家里的女人一阵阵
揪心，不断地打他们的手机催三促四。他们出去做
海，主要是钓鱼和叉鱼，还有抓海螺，有时要潜水，海
况复杂，女人会按着心口等男人归来。女人在家料
理家务，收拾男人从海上猎回来的海产。每家都备
有一个大冰柜，女人把海产搁到冰柜里后，就坐在
门前的矮凳上，望着村口的小路，等待腰缠万贯的
海产商上门收购。这种情形在西沙的其他海岛村
庄也差不多。31岁的陈运花刚从高脚小木板屋睡
醒爬下来，就成了我随机访问的女村民，我问的问题
她都心直口快地回答，活脱脱一副大海的性情。她
原是海南乐东人，嫁到文昌东郊后跟男人来了西沙，
刚上岛那阵很烦闷很不适应，丈夫出海打渔，她呆在
家里卖鱼，没事就邀几个邻居女人打牌解闷，后来慢
慢就喜欢上西沙的光景了。她爽声地说，这是生活
片，不是爱情片。她这样比喻自己的西沙生活，引来
旁边几个妇女的大笑。这时有一个女村民抱来了她
的孩子，孩子长得很健康，皮肤拗黑，手脚有劲，眼睛
明亮，一声不哭，一瞧就知道那是西沙渔人的范，这
孔武的西沙渔家后代，仿佛一落地就能下南海捉八
角鱼。

走在永兴村迷宫一样曲折的村中沙土路中，时
不时会发现并笑话自己又走回了原路，村民的木板
房子很脸谱化，又好像故意东躲西藏，使人不知房前
屋后的村路最终通到哪里。村里静静的，以为主人
都出海了，突然门板一掀，露出一张女人殷勤的笑
脸：“要买海货啵？新鲜！”

■ 宾国

海南岛的冬天，艳阳高照，温暖如
春，气候宜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多的北方老人喜欢来海南“猫冬”。这
些老人像候鸟一样冬来春去，人们称之
为“候鸟老人。”

我有一位老领导便是诸多“候鸟”中
的一个，今年八十二岁了，是个从小参加
革命的烈士后代，当过公社书记、县委书
记、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直到当省委领
导离休。我是他当市委书记时的直接下
属，喊书记习惯了，现在写起文章来难以
改口，仍旧称龚书记吧。

二OO九年冬季，常年受哮喘病折
磨的龚书记，在亲友帮助和劝说下，在
三亚租了间民房，舒舒服服过了一冬。

龚书记当年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连
年彻夜地工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没
完没了地咳嗽，成了他的特点。他那边
讲话边咳嗽得喘不过气的样子，至今想

起来还让人心里有些酸楚。令人欣喜
的是，来海南两个星期不到，他便高兴
地打电话告诉我，咳嗽少了，不喘了。
等我月底再去看他的时候，龚书记抽烟
的数量比在河南提高了两倍多。他举
起烟巻说，在河南，医生每天只准抽三
根，现在好了，抽十根都没事。海南的
空气好，烟气都变甜了。

第二年以后的冬天，看了个便宜
价，龚书记在海口租了房，几位老同事
相聚，其乐融融。同时，也为我能够常
常看他提供了方便。最近这几年，龚
书记身体越来越好，嘴里有想吃的，手
里有想干的，蹆脚越来越利索！有时
高兴起来，他还伸胳膊弄蹆地给你来
个弓蹆下蹲，真的让我这位晚生汗颜，
自叹弗如。老书记逢人便说，“当年，
斌国往海口调，我硬是不同意，直到我

离开市委的前一天才遂了他的愿。现
在看来他来对我有好处，这里的气侯
好，环境美！”

离休后，龚书记老伴王姨患了老
年脑痿缩综合症。虽然，海南的高氧
气侯延缓了痿缩速度，但是，却无法根
治痿缩的发展趋势。刚来那一年见面
还能模糊地打个招呼，直直地看着你，
似乎在寻找记忆中的你。第二年，王
姨就一脸的漠然，显然已经全无印象
了。每次邀书记外出活动，龚书记总
是搀扶着王姨赴约。我们一见面，龚
书记便回过身去向她介绍，这是斌国，
还记得吗？开始，不管记得与否，王姨
只是微笑着点头。后来接送我便上前
替龚书记搀扶王姨，王姨还是微笑
着。今年见面，我又去搀扶，被王姨拒
绝了，王姨一脸的冰霜陌生地看着

我。龚书记向我搖搖头，略带悽然地
说，她，只认我一个了。

指着书记问王姨，你认得他吗？王
姨回答说，认得认得，他是个好人，是个
亲人，是个好开会的“忙人”。

两位老人从结发连理，相依相伴，
休戚与共，已经六十来年了。特别是进
入老年之后，王姨越发地离不开龚书
记，真正是亦步亦趋形影不离。但只要
书记说去开会，她便大义凛然地挥挥
手，去吧，去吧，天天开会，开吧！多少
年的往事烟消云灭，独独记住了贯穿书
记革命生涯的“会”。

今年过节，两位老人相敬如宾，搀扶
着进房落坐。王姨坐在龚书记身边，不动
筷子，只是茫然地望着饭桌。龚书记看看
大家，说，老王把自己的前半生献给了我
和这个家，有她才有了这个家。如今我们
老了，她病了，该我伺候她了。说着拿起
汤匙一口一口慢慢地喂王姨下饭。

我迅速拿出相机将这相濡以沫的
一幕定格。

儋阳楼记
——读海波同志儋阳楼联

儋阳楼渐露真容。 本报记者 陈元才实习生 陈期财 摄

候 鸟

■ 冯椿

盐田村
一群于明永乐年间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驻

扎于此地。
一位名叫谭正德的聪明人带领着这一群人，适

时应景地将从福建的带来的“蒸煮为盐”改进成为洋
浦的“日晒制盐”，开创了洋浦盐田制盐的新历史。

从此，家家户户都把“日晒制盐”当成了营生。
此地就自然而然地名叫盐田村。

然后，他们的子孙传承了衣钵，依照祖传的工艺
悄无声息地运作了6个多世纪。

然后，就有清乾隆皇帝为了褒奖开创日晒制盐法
的盐田村人，御笔“正德乡”仨字的传说。因而，此村亦
名正德村。

行走盐田村，目之所及的老房子、院墙、牛栏、
羊栏、猪圈、道路、磨盘、米臼，甚至镇邪的灵物，全
都是用火山岩打磨而成，显得那么的自然和古朴。

行走盐田村，于枝繁叶茂的印度紫檀树下，看
四周石墙瓦顶的陈年老屋，听牛哞、鸡鸣、狗吠、
妇人的吆喝和小孩们的欢笑。感触村人早已改变
了“望天田”、“一小箩筐盐两个光银”的历史；感
触村人的“心满意足”和知足常乐。

行走盐田村，避开城市里日久的纷杂与喧嚣，挥
霍去自个儿邹邹的文气，接收村里古文化盈盈的地
气，唤醒心中旺旺的梦想，仰首扬起奕奕的神采。

古盐道
那一条弯弯曲曲的、不知走过了多少代人的绿荫

小道上，一个个褐铜色背影如蝼蚁般缓缓地移动着。
挑卤水、收盐巴，抑或抬网扛桨，赶牛荷犁……
此亦乃特殊意义的道法自然。
这条蜿蜒的小道，遗留着祖辈们将炎帝时宿沙

氏煮海水制盐的天工改进为“晒海为盐”的足迹。
这条蜿蜒的小道，存有后来人们一步步形成的

“蓄海水——湮槽田——茅草过滤制卤水——石槽
晒——收盐粒”摸索的屐痕。

独特的景观和制盐之技艺，回归于这一片静巉
巉的海湾，回归于大自然，回归于晒盐人的心。

放眼看去，在炽热的阳光下，盐工们光背赤膊穿
梭于一垄垄的盐田，忙碌劳作；一个个石槽面上的盐
粒，浮光跃银，晶莹闪亮。此乃古盐田的色彩，盐工
们古朴生活的原色彩。

俯首回想，祖祖辈辈坚守“女种田，男晒盐”、
“朝潮夕钱”的安稳生活，秉承盐槽“传男不传女，
只租不卖”的古训。早已化为盐工们过平常日子
的遗风。

千年古盐田

儋阳楼联

■ 吴慕君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她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据说母亲生存四十六亿年了
她也是有寿命的
母亲不辞千辛万苦
养育人类一代又一代
不知过了多少千秋岁月
七大洲、五大洋
不同的肤色
各异的文明
母亲把子孙后代凝聚在膝下
给她梳妆打扮
也为她挥毫添彩

母亲自然啊、大美
每一片海洋都那么蔚蓝
每一条河流都那么秀丽
每一尊山岳都那么俊俏
每一遍田园都那么多彩
每一个乡村都那么恬静
每一座城廓都那么欣荣
母亲用无私的暖
融化了一块块冰封的大地
母亲用深沉的爱
年复一年地
装点起绿意花枝、瀑流飞虹
母亲用无比的情
把自己的一切
奉献给了人类子孙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母亲显得越来越焦虑
她看见自己的容颜在变化
感觉呼吸的气息不顺畅
感到流淌的血液不洁净
感到肌肤上生起了疥疮
她惊恐春季里黄沙狂卷
惊恐夏季里海潮变赤

惊恐秋季里颗粒无收
惊恐冬季里雾霾肆虐
还惊恐那层出不穷的地震、
泥石流、海啸、水患火灾
把一个个生灵无情吞噬

母亲忧伤啊、流着泪
担心起自己还能活多久
担忧子孙们的生存和延续
她看到一些坏了心的不孝子孙
他们贪婪无度
只图一己私利
滥砍滥伐、滥垦滥挖
乱排乱放、乱倾乱倒
不顾一切地抢石油、掘矿井、
掠资源、拼消耗
挑拨离间、狼烟窜起
丑恶的行径、黑了的心肺
把痛苦的恶果
强加给母亲来承受

这是人类共有的家园啊
怎能容许小撮坏人任性横行
为了一个共同的命运
人人都携起手来奋战、抗争
保护环境、保护地球、
守卫我们的母亲
奉劝那些作恶的人们
在善良面前虔诚忏悔
想想每打一个钻孔
都锥痛在母亲的心上
每盗挖一块黑亮的煤
母亲却流着殷红的血
每排放一方污秽气体
母亲要多一次咳喘
每挑唆一起战端人祸
母亲都会为之叹息、呻吟、啜泣
想想倘有那么一天
我们同一个地球没有了
难道真的相信

有只诺亚方舟在等你

同一个地球

■ 翟培基

南海苍茫碧沉沉，
风袭浪涌势欲吞。
星落沧溟化琼岛，
天撒海滩红树林。
防风消浪似长城，
美哉宝岛守护神。
这是一支海南红树林的赞歌；
这是一幅生态文明的画卷；
这是一个“绿色崛起”的梦真。

游海南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
或划着小船在海湾深处游荡，
或漫步海上栈桥在海平面上倘佯，
或登上野菠萝岛伫立展望，
都仿佛来到一片徇丽多姿的绿色世

界：
原来海滩上也有原始森林，
绿色长城也能建在海上！
原来海天之间也有“世外桃园”，
一个令人魂牵神往，梦幻般的地方！
美丽海南岛，奇葩红树林。
她象一块翡翠，镶嵌在晶莹剔透的

美玉上；
她似一片绿色神秘的幻境，令仙凡

共赏：
东寨港湾潟湖深，
四河汇流入海滨。
树摇云影千重练，
水光翻动海底村。
奇树“胎生”世罕见，
果胚落泥即生根。
叶滤咸水“泌盐”去，
不毛海滩绿成荫。

近赏红树林，
仿佛置身一个幽静而神奇的仙境，
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动植物王国。
株株红树林干曲枝虬，纵横交错；
硕大的树冠枝繁叶茂，果丰花灿，
在微风中逸出淡淡的幽香。
引来百鸟栖息，高飞低翔；
海鸥拍浪，琵鹭仰望；
野鸭戏水，水鸟欢唱。
群鸟情春红树林，雄飞雌从恋天堂。
俯视海面滩涂，
庞大的根系盘根错节，固虬灵宫，
—支持根扎入泥底，呼吸根滩面张

扬；
—处处潮沟密布，片片凹陷突兀。
招来藻类浮游，螺贝潜底；
龟蟹出没，鱼虾游荡；
虫蠕蚁奔，蜂飞蛙唱。
这里是海洋生物的乐园，
一派生机，万物和畅。
游红树林，方知海中世界如此繁忙。

神游仙境意未尽，
聊吟小诗臆胸襟：
郁郁红树林，
葳蕤冠群伦。
安得千万顷，
迎客醉游人。
合力众志成，
十年滩变金。
海南崛起梦，
绿色铸岛魂。

红树林赋

■ 周宝成

一

青山满目喜登楼，
南国风光眼底收。
似镜澄湖飞鹭鸟，
七仙羞涩露云头。

二

路转峰 万物新，
群蜂得意伴人行。
奇花异木观不尽，
溪畔休闲百鸟鸣。

三

修篁古树不足奇，
见血封喉引话题。
蕨类原来最古老，
繁多物种入眸迷。

四

奋力攀登越大山，
抬头瀑布 前川。
生态原始弥珍重，
鱼儿戏水跃深潭。

五

武陵探秘等闲归，
化蝶庄生又一回。
华发风梳人末老，
青山踏遍沐春晖。

游呀诺达
（七绝五首）

《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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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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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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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作

（一）
纵观晚翠松林往来古今英雄载酒

堂清风碧水
俯瞰晨光云月聚集乾坤秀气儋阳

楼福地青山

（二）
北门江水悠悠感怀昔日东坡载酒

堂前无往客
南面湖光滟滟喜看今朝西部儋阳

楼后有来人

■ 鲍海英

1950年12月，一代国学大师傅斯
年逝世后的第三天，一群好友和学生
依旧围坐在奠堂，久久不愿离
去。俞大彩（傅斯年的妻子）被
这份真情所感动，哽咽地讲起
丈夫的往事。

那是四天前的冬夜，很
冷，傅斯年穿着厚棉袍在伏案
写作。因为次日有会要开，她
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
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
《大陆杂志》赶文章，急于要拿
到稿费。他继续写，又说，等
钱到手后，你尽快去买几尺粗
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
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
了，不足以御寒。

傅老一贯桀骜不驯，张扬
洒脱，临死前夕竟要为一条棉
裤而赶稿，着实令人吁嘘。众
人感叹起来，一旁的董作宾再也坐不
住，含泪掏出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塞进
俞大彩手中，说，其实先生答应我写
稿，本是让先给稿费。他盘算着一半
留作家用，一半做棉裤，后来测算出棉

花和料子太贵，再舍不得做，让我把钱
存着，日后留给你们母子。先生说你
嫁了他，从没过过舒心的日子，这笔钱
一定要留给你，算作是最后的爱。

俞大彩手捧装满钱的信
封，泣不成声。这时，有个学生
又走过来，搁下一叠钱说，它们
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先生视
我们为自己的孩子，领到稿费
后本想用来做棉裤，听到学校
最穷学生的境况后，就捐出了
大部分，只留下这二十块，打算
请我们吃锅贴。如今先生走
了，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呢？

都说是傅老的最后一笔稿
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众人
错愕不已，董作宾却缓缓地说，
因先生在爱人前要表现出爱自
己，在朋友前要表现出爱家人，
在学生前又要表现出爱弱者，
为了教育和温暖不同的人，他
才把稿费给“用”了三次，这可

是他最后的爱呀。
终于明白，大师傅斯年在最后

时刻，念念难忘的，是对朋友，对家
人、对学生最深沉的爱，读来让人感
叹不已。

最
后
的
爱


